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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心

暖 评

王钟的

最希望拥有的颜值是
我原原本本的样子
春节过后，一个名为“最希望拥有的颜

值”的话题讨论被网友盯上了热搜。如果给

你选的话，你最希望拥有哪个明星的颜值？

这个问题下面，很多网友纷纷列举自己喜

欢的明星的名字。

最希望拥有的颜值，变成了粉丝为偶

像 PK的角力，这样的结果恐怕出乎最早

发起话题讨论者的预料。本来属于个人私

域表达的自我期许，引发了公共舆论平台

的大讨论。

不必避讳的是，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职场上各种明里暗里的规则，似乎都绕不过

个人形象的视觉表现。即便从生物进化角度

而言，“脸”也始终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竞争要

素。有了社会学和生物学两大勾勒人类活动

的基础学科为颜值经济背书，人们重视自

我形象管理，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

平心而论，演艺明星面容姣好、五官俊

俏、身材匀称，确实在颜值方面拔得头筹。

作为大众娱乐消费的对象，演艺明星在舞

台上受到追捧，除了演技和唱功，外在形象

也是不容忽视的要素。尽管在娱乐多元的

时代，偶尔出现反其道而行的“审丑”，但多

数只是昙花一现，在熙熙攘攘的舆论喧嚣

中很快归于沉浸。社会对美的追求，恐怕依

然是对“四千年美女”之流的心心念念。

但是，美的标准本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社会审美的倾向，如果完完全全遵循某个

特定的模式和标准，美的多元性和独特性

也遭到了破坏。明星美则美矣，但如果社会

审美都把明星的外貌当成一个模板，则不

啻为一种审美能力贫乏的表现。何况，随着

娱乐资本造星运动的愈演愈烈，“网红脸”

早就不是一个褒义词。

每逢寒暑假，都是整容机构客流高峰

期，学生利用假期接受整容手术，已是近年

来见怪不怪的新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通过现代医美手段改善个人形象，也越来

越多地被社会舆论所接受。然而，过度追逐

某个美的模板，很多没必要也没条件整容

的年轻人，也纷纷加入整容大军。其间，也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难以承受的悲剧。

今年年初，贵州一位 19岁女孩做隆鼻手术

不幸身亡的事件，就是整容悲剧中最新一

个血淋淋的例子。

颜值一词的产生，似乎在暗示人们容

貌是可以指标化的，仿佛每个人头顶上都

悬着一张个人外貌形象的成绩单。这种将

人的特征指标化的风险，在科幻片《黑镜》

中已有预言——在一个互相评分的社会

中，无论是和熟人打个招呼，还是去餐厅吃

饭，事后在手机上给对方评个分，其结果就

助长了人性的虚伪，而一旦在评分上出现

了一个小 Bug，更有可能面临急转直下的

崩塌性风险。

在奉行数字管理的体系中，指标化不乏

科学性，也几乎就是高效率的代言人。但是，

在美的领域，人们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

指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西施有西施的粉

丝，东施也不见得没有人爱。

更何况，最希望拥有的颜值本身就是

一个伪命题。就算一个人大动干戈把五官

都整一遍，也绝无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样子——外貌可以变，谈吐、学识、性情、品

质这些基于内部修养的要素，不会因为做

一台整容手术发生变化。

千百年来，没有一种“看脸”的文化被

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这并非是人们故

作清高的姿态，而是因为外貌终究是无法

沉淀下来，为时光铭记，被岁月挽留。相反，

而是一个人内在的素养、为社会作出的贡

献，才真正值得拥有。颜值高了，言值跟不

上，照旧还是白搭。

“饭上爱豆的过程也许只有一瞬间，最

美好的却是追爱豆所付出的努力与汗水。”

追逐明星偶像，作为一种正常娱乐方式，本

来无可厚非。但从偶像变成榜样，即便对于

坐享千万粉丝的演艺人士来说，也要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鲜花的美好在于它的远观而不

可亵玩的外貌，而果实的美好在于它的内在

回味悠长的味道，与其为指标化的颜值感到

纠结，不如审视自己原原本本的样子，让内

心丰盈起来，或许能换来更多“这个人长得

不错”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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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完，啦⋯⋯”20岁的浩铭对着妈
妈张蕾一字一顿地说。她收好画具，走向妈

妈，对着张蕾的耳朵，亲了又亲。随后，她又

给妈妈戴上自己做的福字项链，笑嘻嘻地

来回摆弄。

时间到了下午 5点。张蕾意识到，应该
回家了。这么多年，女儿一到时间点，必须

做约定好的事情。这也是多数自闭症患者

的习惯，总是重复刻板地做同样的事情。

张蕾已经习惯沿着女儿的轨迹生活。

20年来，她几乎成为女儿的影子。从得知女
儿浩铭是自闭症患者那天开始，她的人生便

一直围绕着女儿运转。女儿上培智学校，她陪

读；毕业了，她跟着去职业康复站；如今女儿

20岁了，她又成了残疾人就业指导员。
张蕾还有一个要用一生来完成的宏大

计划，名为“闭眼工程”——她今年 45岁，
她希望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给女儿创造一

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并让女儿掌握更多的

生存技能。

为达成这个目标，她和几个自闭症患

者家长成立了“爱之舟心智障碍者家庭互

助会”（以下简称“爱之舟”），这里聚集了近

100个自闭症患者家庭。她希望能让更多
自闭症患者的父母走出困境，让更多自闭

症患者走出家门，最终过上和正常人一样

的生活。

尽管很多家长还停留在第一步——为拥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而苦恼，但张蕾相信，家长

们可以在爱之舟这个大家庭中互相取暖，慢

慢走出阴霾。她理解每一位家长的无奈与煎

熬，因为她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刚得知女儿患有自闭症且终生不可能

治愈时，张蕾一下子崩溃了。那是她人生中

最辛苦的一段时期。她两手捧着女儿的脸，

一遍遍地让她叫妈妈，但女儿的眼睛只是

看向别处，飘忽不定，像一个没有生气的洋

娃娃。

她抱着枕头哭，不敢让同事知道女儿

的存在，不敢参与有关孩子的任何话题。同

事们讨论孩子去哪里上幼儿园，她一言不

发，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学。最极端时，她

甚至想过带她吃点儿药，直接了结这一切。

从内心真正接受自己的孩子患有自闭

症，是每一位自闭症患者父母的必修课。对

张蕾来说，转折点发生在女儿 5岁时。那
时，张蕾还未辞去工作，小浩铭白天跟着奶

奶一起生活。有一天张蕾下班回家，小浩铭

把妈妈牵到沙发上，随后去冰箱拿了一盒

饮料给她解暑。这件事改变了张蕾对自闭

症孩子的看法，“他们是有情感的，只是存

在认知障碍。”直到现在，浩铭和妈妈待在

一起时，每隔几分钟就会走到张蕾身边，亲

亲妈妈的耳朵。

2004年，张蕾送女儿进了对特殊儿童
和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培智学校。与普通

学校不同，这里教授孩子们基本生活技

能，像如何去食堂吃饭、如何认领自己的

水杯、如何上厕所等要由老师反复教导，

重复训练。

这时，张蕾发现女儿开始有了语言能

力，她可以跟着老师读课文，还能根据自己

的需求吐出几个字，在老师的康复教育下，

这种成长更加明显。张蕾看到希望，立即辞

职，她察觉到，这是女儿成长的一个关键节

点，应该给她帮助。

在女儿的九年义务教育期间，丈夫负

责赚钱养家，张蕾则负责陪读。慢慢地，她发

现女儿对画画感兴趣，张蕾配合老师着重培

养女儿画画。学校的画布用完了，她立刻买

来，第二天便送到学校，“不要想别人对我的

孩子怎么样，要想你为这个孩子做什么。”

女儿从培智学校毕业后，张蕾将她送

去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残疾人温馨家园下

的职业康复站。上午进行康复训练，下午和

妈妈在一起，是浩铭每天的生活。职业康复

站里没有同龄人，浩铭的生活单调而重复，

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画画。

为了让女儿的生活更加丰富，张蕾决

定和其他几个自闭症患者家庭一起组织活

动，相聚玩耍，爱之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

的。

这个草根团体成为自闭症患者家长们

“抱团取暖”的大本营。每个月，爱之舟会举

办不同类型的活动，邀请感兴趣家庭的加

入。爬山、写生、挖花生、包饺子⋯⋯活动使

孩子们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玩耍，也

令时刻处于紧绷状态中的家长们得以放

松。

刘志宽（化名）是这个组织里为数不多

的男家长。加入爱之舟前，他没有微信，因

为患有自闭症儿子的存在，他放弃了原本

薪酬不错的工作，同时，也放弃了和外界的

一切沟通。有朋友打电话来问及儿子，他总

是草草回答，很快转换话题。

儿子酷爱拍照，广告牌、人，无休止地

拍，“两个硬盘都存满、拍坏了一个相机”。有

这样一个自闭症孩子曾一度令他觉得“前

途渺茫”。儿子的一些“恶习”更令他头痛不

已，他不敢带儿子乘坐地铁和公交车，怕引

起别人的厌恶。有时，儿子情绪过激，会掐

他，拧他，会自己磕地撞墙，发泄情绪。看见

儿子自残，他实在气不过，会“削他两下子”。

最难熬时，他恨不得离家出走。张蕾记

得，刚认识刘志宽时，他整个人状态很糟糕，

“现在好太多了。”因为“同病相怜”，刘志宽在

爱之舟能放松下来。每周二晚上，张蕾会邀

请一位有经验的家长，在爱之舟的家长微信

群分享育儿经验，并不定期邀请专业老师进

行线下授课。随着交流不断增多，刘志宽开

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要善于发现孩子

的闪光点”。如今，他成为爱之舟的“骨干家

长”，帮助张蕾一起组织、策划活动。

张蕾鼓励家长们积极看待有自闭症孩

子这个事实，如果有困难，可以第一时间

“找组织”。一位家长因为患有自闭症的女

儿到了青春期，想切掉她的子宫，找张蕾商

量。“这特别不人道，而且治标不治本”，张

蕾告诉他，子宫切除后会损害孩子身体健

康，这位家长最后被说服，放弃了这个想

法。

自闭症患者家庭需要面临的问题，贯

穿孩子成长的一生。康复、上学、青春期、就

业是几个大关，而令家长们最担心的，是最

后的生死大关，“孩子们老了怎么办？我们

走了怎么办？”

有一位自闭症患者的妈妈得了癌症，

得知自己时日不多，她坚持出院，要给孩子

做最后一顿饭。她在饭里下了毒，就在女儿

要吃时，她不忍心，又把女儿拦住，最后还

是不放心地去世了。

父母老去乃至死亡，成为特殊家庭面

临的最残酷考验。有的家长直到一头白发

还要照顾自闭症孩子，这种场景刘志宽最

见不得。他常在公园里见到一个七八十岁

的老爷子带着一个 50多岁的自闭症孩子，
他每次见到都会情绪低落，一连很多天缓

不过来，因为像是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他想过生二胎。参加活动时，他偷偷问

一个孩子喜不喜欢患有自闭症的哥哥，小

孩回答“不喜欢，别人都说他是个傻子”。刘

志宽放弃了生二胎的想法。张蕾也动过生

二胎的念头，但又觉得这对老二不公平，

“他（她）会很有压力，即使他（她）愿意，未

来他（她）的另一半愿意吗？”

在爱之舟，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

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养老，更为孩子未来的

归属忧虑。多数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到福

利院，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未来的生活安

全、健康。

张蕾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她觉得，

家长需要转变心态，把“我照顾你”变成“我

教你”。

她经常给爱之舟的家长们讲两个截然

不同的例子。其中一个，因为妈妈生前教会

孩子洗衣服、拆被子、打饭，生活能够基本

自理，“手帕一年 365天都是白的”。另一个
妈妈认为等自己死了可以把儿子送到福利

院，导致他生活不能自理，整日捡垃圾，43
岁就去世了。

“孩子学会基本生活自理后，家长反而

轻松。即使还不能适应社会，有人稍稍辅

助，他们也能生活得很好。”张蕾教会女儿

洗衣服、做饭，“一个 20岁普通孩子的家
长，未必能吃上孩子亲手做的饭，但我吃到

了。”她很知足。

张蕾不希望女儿的后半生都在福利院

中度过，她的终极目标是让女儿过上普通

人的生活，走出家门上班，吃工作餐；回家

享受家庭生活。

今年，一位爱心人士给爱之舟提供了

一个底商房当活动基地，房子上下两层，有

300多平方米。张蕾打算建立一个全部由
自闭症患者家长维护运营的托养驿站。驿

站含就业、托养两个功能，因为很多家长上

班，没时间接孩子，张蕾设想，不上班的父

母可以同时接几个孩子到驿站，上班的父

母支付相应的报酬。下班后，父母们可以把

孩子接回家，也可以选择将孩子长期托养

在这里。

长期托养的孩子们可以在驿站里从事

适合自己的工作。做饭好的可以在食堂帮

厨，喜欢摄影的成为摄影工作人员，什么都

不会的可以做重复简单的劳动，比如整理

物资、打扫卫生。驿站也可以教他们画画、

做手工，打造一个庇护性就业基地。

驿站的日常运营和管理由不上班的家

长们负责。这样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家长的

就业问题，也能让更多的自闭症孩子有事

可做，并赚得微薄收入。

张蕾对驿站的未来很乐观，但想做好

只靠她一个人还远远不够，爱之舟的家长

们是主力。这些年，爱之舟免费组织活动、举

办讲座，都是为了让家长们不断凝聚信任感，

愿意携起手来，一起为孩子们的未来努力。这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是一个自闭症

孩子母亲的宏伟设想，这将是张蕾、也是所有

爱之舟家长未来半生努力的方向。

这几年，张蕾陪伴女儿的时间越来越

少。每次活动，都需要她去找钱、找场地，和

一个个爱心企业洽谈，但张蕾觉得，一切

辛苦都值得。她翻看女儿的照片，从未满

百日到步入成年，讲起女儿刚出生时的情

景，讲起一家人去海南自驾游的时光，张

蕾享受着身为人母的快乐。“我要让女儿

活得像个人，所有普通人享受的她都要经

历，要让她不白来这一世”。

一位自闭症孩子妈妈的“闭眼工程”

春节，一段仅有 1分 52秒、被称为“神
仙爱情故事”的视频火了。

视频中的郝康是一名铁路司机，在榆

林站跑货运；雷杰做列车乘务员 7年，跑往
返于西安和乌海西之间的客运。同是陕西绥

德人的他们，在 4年前从老乡发展为情侣。
按照列车时刻表，雷杰值乘的列车会

在零点 37分驶入郝康工作的榆林站，在站
台上停留 8分钟。春节期间，雷杰值乘的车
依旧会在凌晨经过榆林站。那一天，因为列

车晚点等原因，两人在站台上只相聚了 1
分 52秒⋯⋯
雷杰和郝康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在情

人节前结结实实感动了一把。

在江西南昌，有一对公交夫妻，丈夫黄

勇开 232路公交车，妻子符兵兵开 35路公
交车。今年是他们共同在南昌公交工作的

第 20个年头。每天凌晨 4点半，当大多数人
还沉浸在梦乡时，他们就要起床奔赴各自

的工作岗位。夫妻俩有一段相同的线路，擦

肩而过成为两个人的幸福瞬间。虽然那一

刻，他们只能看一眼对方，笑着点一下头，

黄勇、符兵兵夫妇和雷杰、郝康这对恋

人一样，不是用相守，而是用相遇，诠释着

他们独特的爱情。

爱情的样子多姿多彩。有很多这样普

通的人生，谱写着不凡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叫成全

刘卫东没有精力“矫情”地思考什么是

爱情童话。他只是湘潭大学校园里的一个

小摊贩，最关心的，是每天能卖出多少个红

豆饼。

他又是个不一般的小摊贩，他的摊位，

是湘潭大学校长特批的。

刘卫东的妻子叫李时华，这所大学商

学院的一位教授。

他们是一对看上去身份十分悬殊的夫

妻。

1989年，刚刚从益阳师范毕业分配到
安化县教中学的李时华，经人介绍认识了

在供销社工作的刘卫东。那一年，她 19岁，
他 22岁。
一年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随后儿

子出生，三口之家的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因为在读师范时，李时华错失了

中专升大学的机会，她的心里一直藏着一

份遗憾。

29岁那年，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丈
夫，说她其实一直想继续读书。当时，刘卫

东已经下岗一年多，如果李时华去读书，他

将面临沉重的生活压力。但是面对妻子的

这份上进心，刘卫东承诺：“你想读书现在

还可以读，我一定支持你。”

李时华的深造一帆风顺，到 2008年 7
月，获得博士学位。

为了让李时华读书，一家人分隔两地，

还欠了不少债。好在李时华博士毕业后留

校任教，把刘卫东和儿子接到了身边团聚。

外人曾经的不解和奚落，此时变成了敬佩

和赞叹。

然而，生活没有剧本，不幸突然莅临。

刚走上大学讲台不久，李时华就被诊

断为鼻咽癌中晚期。幸运的是，病情得到了

控制，半年后，她出院在家休养。2009年下
半年，李时华重新走上了讲台。

为了控制病情，李时华必须每天吃药。

这些药物都很昂贵，但这对夫妻谢绝了社

会捐助。刘卫东开始学习做红豆饼，经过学

校特批在校园里摆了个小摊。

一天一天，李时华的病情日渐好转，还

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发表了 10多篇学术
论文。他们唯一的儿子，也考上了一所名牌

大学。

网友说，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情

感，这个小贩配教授的爱情故事，堪称“爱

情童话”。

他们的爱情，叫责任

曹建宇和崔敬容，是一对患难夫

妻——一个是患肌无力无法站立行走的

残疾乡村教师，一个是默默支持丈夫工作

陪伴他的代课教师。他们“背上的爱情”打

动了许多人。

1998年 7月，从驻马店农业学校毕业
后，曹建宇选择回到家乡河南省确山县，在

距离县城 20公里的留庄镇梁庄小学当了
教书匠，并在这里结婚生子，扎下了根。

他娶的是学校里的代课教师崔敬容。

这本来是一个清贫而充满欢乐和希望

的家庭。

2003年春天，曹建宇出现肌肉萎缩现
象，又查不出病因。8年后，他病情加重，经
常讲着讲着课突然摔倒在地上。他的病情

在北京确诊，是进行性肌无力，几无痊愈可

能。

虽然身体不听使唤了，但曹建宇还是

要坚持给学生上课。对崔敬容来说，能替丈

夫做的，就是背着他去上课。

每天，崔敬容早早起床，洗漱完，洒扫

庭除，喂狗饲鸡，然后帮曹建宇穿衣服。一

切收拾停当，她把丈夫扶到一个带轱辘的凳

子上，等他挪动到院门外。崔敬容弯腰半蹲，

两手搂抱住，一使劲，把丈夫背着放到电动

车上。

从家到校有两公里。学校有一个和家

里同样的带轱辘的凳子，曹建宇就坐在上

面讲课。

从 2011年到现在，崔敬容代替丈夫的
一双脚，背着他来来往往，让他延续着自己

的讲台生涯。

除了上课和照顾丈夫，家里还有 10多
亩地要崔敬容忙活。即便是家里家外一团

忙，崔敬容依然通过努力考取了正式教师

资格。

他们的爱情，叫情义

2017年 6月，邵民明接到那个陌生来
电的时候，他离婚两个月。

电话另一端的医生说，他的前妻李娟

患上了急性白血病和慢性乙型肝炎。

邵民明 16岁就离开安徽老家出外打
工。2010年他和打工时认识的李娟结婚，
然后一起到了江苏常州。两人离婚，主要原

因是琐事烦心经常吵架。

李娟病后，邵民明回到李娟身边，担起

照顾她和儿子的职责。为了省钱，他们和 7
岁的儿子搬进了装修未完工的“新居”。只

有客厅和卫生间贴了瓷砖，其余部分还是

毛坯，管线裸露在墙壁上。一家三口将客厅

当成卧室，并排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

2014年 11月，邵民明遭遇车祸，右腿
胫腓骨骨折，留下了跛脚的毛病。

每天拖着病腿送外卖挣钱。为了能多

赚一点钱，午餐和晚餐外卖两三个小时的

间隙，邵民明还要在家附近帮快递公司搬

搬东西。傍晚，他把儿子从晚托班接回来，

自己则继续出门送外卖，一般要送到午夜

12点左右。
患难见真情，在命运的考验面前，邵民

明让李娟看见了情义和担当。

这对特殊“夫妻”的故事，经过媒体报

道，得到了来自公众的祝福，邵民明还被网

友送了一个称号：中国好前夫。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在河北沧州，22岁的武泽辉因车祸变
成植物人，妻子张倩男擦洗、按摩、喂饭，每

隔 15分钟呼唤丈夫的名字，窗外四季轮
换，她始终如一。

春天来了：“快看啊，咱家的桃树开花

了。”

夏天热了：“麦子熟了！起来，我们一起

收麦子去。”

秋天凉了：“快起来，过秋呢，咱们该收

棒子（玉米）了。”

冬天下雪了：“下大雪了，快起来扫雪

去。”

两年后一个春天的早上，她像往常一

样和丈夫“聊着天”。忽然，丈夫的眼睛闪出

一丝光芒，清晰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在安徽芜湖，余永花 2014年患上渐冻
症，逐渐无法动弹，无法说话。丈夫王效民

要满足妻子旅游的愿望，开始背着妻子踏

上旅途。在旅途中，夫妻二人自己搭帐篷、

做饭，以节省开支。靠着退休工资，4年里，
从安徽到浙江，从河南到西藏，“虽然苦，但

也很快乐”。

在贵州大方县对江镇元宝小学，支教老

师慕志斌和张福凤结缘于2016年的一次重走
长征路的公益活动，一年后在支教岗位上，他

们决定相许终身。然而，每月500元的支教补
助，让他们无法举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元宝小学校长王光文为这对年轻人发

起了“婚礼众筹”。

“我们必须要用这场婚礼，留住这段美

好的记忆，让志愿者精神嵌入山区孩童成

长的点点滴滴。”王光文以元宝小学官方的

名义，向全国网友发出了筹款呼吁，通过网

络众筹募集到宴席费用和新人双方父母往

返贵州的路费。

2017年 6月 28日，这对外乡人简朴而
隆重的婚礼，成为贵州那个小山村最重要

的事，比所有的节日都热闹。两位年轻人在

乡亲和孩子们的见证下，彼此说出了发自

肺腑的爱情宣言。

这也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张培昂

2月 10日，北京朝阳公园，一位女青年抱着在游园会上赢得的小猪玩偶。当日是农历正月初六，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在这里举行。春节至元宵

节期间，从传统民俗到国际风情，从网红文创到冰雪体验，多种新春文化活动在京城上演。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 剑/摄

张 蕾 资料图片

黄勇和符兵兵夫妇。

刘卫东和李时华。

曹建宇下课后，妻子崔敬容背他起身。

邵民明和李娟。

张倩男和丈夫武泽辉。

王效民背着妻子余永花在旅途。

穆志斌、张福凤婚礼现场。


